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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定有些什么地方不对劲。
怎么所有的飞禽走兽，纷纷往北窜飞？
张家全站在山腰的矮林前，困惑地向西麓眺望，居高临下，俯瞰小漳
河河谷一带，无缘无故地感到心神不宁。
也许，是飞禽走兽的北避，引起他某些联想吧！
当然，这种联想决不会是好的联想。
在记忆中，自懂人事以来，他所经历的、所看到的，似乎除了死亡之
外，再也没有什么印象留下来了。
天灾、人祸。
饥荒、瘟疫、刀兵、流血⋯⋯
除了死亡，还是死亡，死亡。
潞安府、沁州，短短的廿年中，人口从一百廿万，减至目前的廿三万，
这是说五个人中死掉了四个，其中还不包括出生的人。
他就是在战乱中出生的，十八年来，他始终在死亡中挣扎。
正式换朝换代，还不足四年。
流寇、太行山贼，把这一带搞得烟消火灭，前后廿几年，他就是在血
流成河中长大的。
然后，是金虏的铁骑光临。
然后，金虏被称为满州。
然后，又称为大清朝。
结果，他的脑袋前半部披剃光，后半部头发编成一条小猪尾巴，而且
发根剃掉一寸宽的边。
他不敢不剃不留，因为山西巡抚大人申朝纪，所公布的皇榜，高悬在
州衙的公布栏内，写得明明白白：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在南方，剃发令晚颁了十几年。
他当然要留头，只好不留前半部腊袋的头发。
以往，大男人谁肯花时间去结辫子？
但现在头发只有一半，要是不结辫子，那像什么？
顺民，就是这个鬼样子。
说顺民，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说，是奴才。
大清皇朝自皇帝以下，都只有一种人：奴才。大官们是大奴才，小官
们是小奴才，全是奴才，只有一个主子。
他一身猎装，手中有弓，腰间有猎刀。从八岁起，他就在太行山数千
里山区狩猎，一年只有逢年过节在家里度过。
家，那只是十余间破败的古老房屋，除了他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个人
了。
他的母亲，是他在九年前，他老爹披征入潞王府当差后一年，派到太
原一带打仗时去世的。
那一年，他正好十岁。
十余间破败的房舍，只有他一个十岁的小孩。



人，都死光了。
天下太平了，州城西隅的兴文街张宅，就剩下他一个人，因此，他更
少回家了。
张家的东面不远处，是原来的州学舍，目前除了断瓦秃垣，已经看不
见一栋像样的房屋整条兴文街，真正完好的房屋，不会超过十家。虽则太平
已经三四年，仍然是满目疮痍南方仍在打仗，这里，官兵民壮不时向土匪强
盗出动围剿。
一般说来，大事不生，小事不断，太平的气象已经可以看出了。
庄稼收成好，市面正以快速的脚步复苏。
顺民的日子还满好过的，只要不造反，不叫什么勤王、不高呼大明皇
朝万岁，就可以活得愉快。
他看过满州人、蒙古人，不怎么样嘛，还不是一样的面孔？和他一样，
一个鬼样子，实在看不出什么不一样。不一样的是他们的话他听不懂。
山下，是至太原府的官道。
官道沿小漳河河谷上行，在六月盛暑的炎阳下，平时车马往来不绝，
商旅往来络缫于途是了，这条官道不对劲。
前后十里地，鬼影俱无，没有车，没有马，甚至没有一个步行的旅客。
怎么一同事？
今天又不是大年初一，怎么官道上竟缫鬼影俱无？当然不对劲。
”我得下去看看。”他向自己说。
挟了弓，他分枝拨叶向下走。
这里群山起伏，往南卅余里是州城。
沁州是直隶州，直隶太原府。下面这条河叫小漳河，也叫西漳或浊漳，
发源在北面数里的滑山。
这是说，官道过了滑山西麓，便离开小漳河谷了。
滑山东麓还有另一条河，甲河。
小漳河流经州城西面两里地，也叫铜河。
滑山一带，飞禽走兽特别多，有豹、有熊、也有虎。兵荒马乱数十年，
人都快死光了，飞禽走兽真是满坑满谷。
所以，他成了业余的猎户，日子相当好过，他的猎猛兽技巧，在方圆
千里内找不出第二固。
他老爹张昆山，廿年前景武林的悍将，江湖亡命的代表性人物，绰号
叫四海潜龙。流寇的第一号悍将飞天虎傅群，兵败郑州带了十六名悍贼，在
卫辉府拦路抢劫，不幸虎劫龙自取灭亡，十七名巨寇片刻间横方圆三丈地。
阐王李自成，曾经出赏格黄金千两购买他的头。
四海潜龙成家之后，返回老家沁州，从此有了妻儿、有了家累，也从
此任人宰割，先是成为民壮的小队长，然后被编入潞王府的亲卫军。
当然，没有人知道他是四海潜龙。兵赴太原之后，太原不久沦陷，他
从此失了踪，是否已经阵亡，谁也不知道。
总之，四海潜龙曾经在国破家亡时，确曾为大明皇朝尽了一分心力。
天下太平了，虽然南方仍在打仗，大明皇朝仍在孤臣孽子手中撑持，
北方的确正大踏步向太平盛世迈进。
可是，十年来，张宅的老主人四海潜龙，依然音讯全无。
这也就是张家全不肯离开故乡的原因，他眼巴巴地等候老父归来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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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数千里狩猎生涯，他也从儿童成长成青年。
茹毛饮血，出生入死，他不但体格健壮得像一头成长的豹，性情也像
豹，甚至也具有豹的嗜血性。
降下一道山粱，他突然向草丛中一钻，形影俱消。
这就是豹，发现猎物或劲敌时，悄然隐伏待机，与猛虎大吼大叫的特
性完全不同。
三个育衣人，正悄然潜行，越过前面的树林，悄然登上可俯瞰五皇外
山脚下的官道，在山脊潜伏在草中，向下面指指点点，低声商量。
两男一女，两个中年男人不是顺民，没剃头，梳了道土髻。
假使披官兵或捕快捉佐，砍下脑袋，发髻正好用手提，提到州衙可以
领到十两银子赏金天下太平了，人口少，十两银子可以买十石麦子。
这就是一条命的价码：十石麦子。
女的穿紧身骑装，青布包头，仍是官府所谓的“汉装”（严禁说明装）。
汉人（不许说明人）实在也很可爱的，不知是那一位仁兄自我解嘲，
说汉人做顺民的条件是：生降死不降、男降女不降。因此，死了以后，入棺
可以穿明代衣冠，墓碑也沿袭旧制云云。
女不降，也是迫于现实。
把汉家女人强迫穿旗装放天足，那几乎是办不到的事。要叫一个女人
放天足丢掉裹脚布，她宁可去跳河。
女人如果都死了，男人岂不都去拿刀枪拼命？
四海潜龙如果不是有了妻儿，恐怕至今仍是做啸天下的亡命。
这位女的相当健美，身材高挑，眉目如画。
天气热穿得少，骑装紧身更显得玲珑剔透，该高的高，该窄的窄。总
之，这是一位年近双十，成熟健美的可爱女郎。
至于她腰带上插着的宝剑，和腰间的重甸甸百宝囊，可就不怎么可爱
了，那是可怕的杀人家伙。
两个中年人像貌堂堂，一双虎目冷电森森锐利极了，一佩刀一挂剑，
全身绽发出骠悍、冷酷、机警等等慑人的气息。

“真不妙。”那位佩刀的中年人说：“戒严，不是好兆头，可能走漏了风
声，要不就是咱们有了内好，披奸细出卖了，不然怎会戒严封市？”

“不可能够，周叔。”骑装女郎语气中充满自信：“咱们本来就没有几个
人，在太原潜伏的河东三杰绝对可以信任，沿途传讯的太行三仙更是铁血男
儿⋯⋯”“可别忘了，他们本来是太行山最凶残的悍匪首领。”挂剑的中年人
苦笑：“把虎豹的斑毛刮掉，仍然是虎豹。
他们放下屠刀不过五六年，扮成玄门弟子便称起仙来愚弄人，只要有
人给他们重赏，要他们去挖他老爹的坟，他们也会毫不迟疑地拿起锄头来干。
扬姑娘，你找来的这些所谓忠义铁血之士，还真是些人才。”

“吴叔，晚辈已走投无路，怎办？”骑装女郎无可奈何地说：“能找得到
的人，就是那么几个。
要不是河东三杰肯仗义代为找人，晚辈恐怕连一个人都找不到呢！有
些人听说要抢救的人是家姐，一个个变色而走⋯⋯”

“这就叫树倒硼碉散。”周叔摇摇头：“怪也该怪令姐不该攀龙附凤嫁给
龙子龙孙，怪也该怪朱家皇朝的贵胄们太争气了。
令姐夫山阴王在蒲州，老实说，真心真意同情他的人，就没有几个。



算了吧！不提这些，规在这条路上戒严，官兵都睬在各处蔽地理戒备，
显然已走漏了消息，你打算怎辫？”

“周叔，晚辈已六神无主。”
“那⋯⋯依我看，还是暂且放弃在这条路上抢救的计画，到前途去候机。
此至京师迢迢数千里，下手的地方多着呢。”

“周兄，夜长梦多。”吴叔断然反对：“多拖一天，多一分凶险，对方戒
备也就日益森严，绝对不能拖。”

“吴兄，你的意思⋯⋯”“必须在弥州以北动手。”吴叔沉声说：“潞州府
城有满狗一位参领兼城守卫，有一千五百名八旗兵，很可能派一两个佐领率
兵马护送南下，咱们那有机会抢救？所以，势在必行“好吧！咱们等河东三
鲢赶来，再商议行止。杨姑娘，这就前往会合处，先前往看看风色。”

“好的。”杨姑娘向北面丛山一指：“越过前面的峰腰，山脚下有条小溪
就是会合处。”

“不走大道，你认识方向知道怎么走吗？”
“以这座山为指标，大概错不了。”
三人掩起身形，绕山而走。
张家全隐身在廿步外的树林内，他耳力极为锐敏，三人的话虽则声音
甚低，但他听了个字字入耳，心中一动，决定看看究竟。
原来是戒严，有官兵藏在山林内，难怪走兽飞禽纷纷离去。
小溪就是甲河的源头，向东流。一山两河源，一向东一向西流，复在
三百里外会合，同是漳河的支流。
山谷中小溪会合口，溪旁搭建了一座猎人度宿的小茅屋，屋前站着一
位满脸横肉，穿道装的中年道人。
道人背负七星剑，手中有拂尘，还真有点仙风道骨的气概，远远地目
迎向下降的周叔三男女，鹰目中有阴森的笑意。

“飞云道长怎么来了？”急急奔到的周叔颇感不悦：“官道戒严，是怎么
一回事？”

“平常事，周施主。”飞云老道阴笑：“你要知道，这次山西地区朱家诸
王孙进京朝圣，是极为重大的事。
山西巡抚申狗官重责在身，为免沿途发生意外，戒严颇为正常。要知
道这些王孙学家进京，库藏与眷口一同动身，施主可知道有多少人，打库藏
的主意？再说，山西的民众，对这些混帐王孙可说恨之入骨，谁知道会发生
些什么变故？
诸位请进屋里歇息，贫道当将沿途所获的消息，与诸位参详，也可让
杨姑娘在心理上有所准备。”
吴叔突然一拉周叔的手膀，炯炯虎目狠盯着虚掩的柴门，警觉地将剑
挪至趁手处。

“飞云道长，你一个人来的？”吴叔冷然问。
“怎么啦？”飞云老道狞笑问。
“屋子里。”吴叔向柴房一指。
“江南剑客吴剑虹，果然名不虚传。”飞云老道闪在一旁：“老江湖见微
知着，佩服佩服。呵呵！屋子里有几位施主，诸位当不至于陌生。”

“什么人？”周叔沉声问，已看出警兆。
“诸位进去就知道了。”



扬姑娘脸上涌规鸶讶的神色，举步向柴门走去。
“且慢！”江南剑客伸手虚拦：“去不得，退！”
屋内突然传出三声金铃响，柴门自启。
江南剑客大吃一惊，拉了杨姑娘急退。
“慑魂谷慑魂仙姬蔡红妨的嗫魂金铃。”他脸上有恐惧的神情：“这妖道
出卖了我们，杨姑娘，快退⋯⋯”柴门闳处，出来了两名一身桃色衣裙的少
女，佩剑挂囊清丽出尘，一看便知是侍女。

“走不掉了，吴兄，来不及啦！”周兄的刀按上了刀靶：“咱们只有两条
路可走，听她们摆布，或者全力生死一拼。”
又出来了两名相同打扮，相同装束的侍女。
香风入鼻，红影入目。
随后出来的火红色红劲装女郎，红得像一团火，长得也像一团火，成
熟女人的体态极为撩人，可惜劲装却带来刚强与威严，令人不敢亵渎，不敢
想入非非。

“周三爷不愧称江湖怪杰八方刀，对江湖情势了解得相当清楚，知道走
也走不掉。”红衣女郎微笑着说，笑容极为动人：“其实，慑魂谷的人并非洪
水猛兽，没有什么好怕的，本姑娘也讲理，是不是？”

“蔡姑娘，你们⋯⋯”杨姑娘惶然叫。
“扬姑娘，你不要怕。其实，本谷的人前来，与你抢救令姐的事有百利
而无一害。”慑魂仙姬的确没有敌对的神情流露。

“你是说⋯⋯”
“这次进京受改封的王孙，共有五位王爷与两名管理，五座王府的库藏，
也一同搬运进京。
三位道长已经答应与本谷合作，一方面救令姐，一方面要取库藏的百
万金珠宝玩。杨姑娘，你不会反对吧？”

“这⋯⋯我不但不反对，还得谢谢你们。”扬姑娘戒心尽除，感激地说。
“不过，有意夺取库藏的人，不只本谷这一批。据本姑娘所知，不下五
批之多，其中有五行堡冯家、一别庄沈家。
所以，我希望你江南剑客吴剑虹大侠、八方刀周方大侠，与及由姑娘
你直接合作的河东三杰，与本谷的人采联合行动，谙位意下如何？”

“我的天，你们这些妖魔鬼怪，都一窝蜂赶来发国难财！”江南剑客叫苦
不迭：“你说，我们有选择吗？”

“恐怕没有了。”慑魂仙姬斩钉截铁地说。
“你们都是有基业的人，不怕满人报复？”
“你说过，这是发国难财，发国难财必须把握时机。目前他们必须用全
部力量打天下，不会为了一些小事故分心，正是大好良机，一旦天下太平，
机会就永不会来了。所以，这件事让本谷来耽心吧！”

“在下无需耽心。”江南剑客苦笑：“反正吴某孤家寡人一个，国破家亡，
过一天算一天，谁知道那一天丢头送命？”

“你阁下如果不肯合作，就会立即丢头送命。”慑魂仙姬语气充满威胁。
“我知道，好吧！我听你的。”江南剑客屈服了。
“周兄，你我一剑一刀，在水深火热血流飘杵中闯荡过，像是一条线上
拴着的两只蚱蜢，飞不了你，蹦不了我。”八方刀也见机表示意向：“你既然
认了，我还能逞英雄？就算是多闯一次刀山，将命运付之上苍吧！看来，慑



魂仙姬，主专人非你莫属了。’“当仁不让。”慑魂仙姬做然地说。
“好，芳驾有何计策？”
“本姑娘可以概略的告诉你们。”
“在下恭聆高见。”
“人马到了这一段行程，先半日将发生些少耽误，必须晚一个半时辰左
右，不能及待赶到沁州宿站，约黄昏待光抵达此地附近，也正是动手的好时
机。详细行动计划，日后自知，反正还有半天工夫，正好从长计议。诸位，
谙进。”
柴门关上了，飞云老道隐身在屋角的树林警戒。
※               ※                 ※
张家全悄然退走，懒得过问这些人的闲事。
山西全境朱家的龙子龙孙很多，以渖王支系与代王支系为主。
以此地来说，除了潞安王之外，还有沁源王的食邑与襄垣王的食邑。
潞安王失效镛，已在去年初披解送至太原囚禁。
六合王朱效銮、山阴王朱廷理，也在三月初在蒲州被俘。
这些朱家皇朝的龙子龙孙，自下在太原受到颇为周到的招待，甚至王
库的金珠宝物，也一同解送太原归各王掌管。
满人此举在于安抚人心，鼓励大明的官民投降。
山西巡抚申朝纪，就是标准的汉奸。他本人对朱家皇朝的子孙并无好
感，但秉承主子的意思，把这些投降或被俘的王亲国戚，招待有如贵宾，也
因此而继续把那些逃匿的龙子龙孙引诱出来，一一请到太原享福。
张家全对这些事不感兴趣，感到兴趣的是沁州父老的安全。
这些家伙如果在沁州境内纫人劫财，那么，沁州的人（州辖沁源、武
乡两县）可就惨了，将会有不少无辜人头落地，至少一年之内不能脱离军管。
他向南退走，一面走一面思索该如何把这些人赶离州境，让他们到潞
安以南去行凶。
绕过一处山脚，蓦地，他站住了，手一动，右手多了三文鹰翎箭。
他从箭袋抽箭的手法，速度骇人听，似乎那不是抽动，而是变戏法般
变出来的。
他的一双冷电四射的虎目，不转瞬地狠盯着前面廿步外的一丛丈高的
擢木。
久久，声息俱无。
他屹立如山，在烈日下丝纹不动。
久久，终于有人沉不住气了。
“这小子够机警、够沉着。”树丛中有人说话：“年轻人有这种修养，真
不简单。安老，该咱们出去了。”
踱出两个灰袍老人，居然剃了头留了猪尾巴，所佩的剑古色斑烂，各
背了一只小包裹。

“喂！”那位山羊胡出现斑白的人，向对面荆棘丛挥手示意：“冯堡主，
你们也该现身了吧？”
出来了七个人，五男两女。
为首的中年人虬髯戟立，虎目炯炯有神。
四位长随皆是所谓熊罴之士，一位穿黑劲装美若天仙冷若冰霜的少女，
和娇美的十五六岁俏女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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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男女清一色佩剑，长随各携有一只包裹。
一主四仆，皆剃了头留了辫，戴了后来被称为瓜皮帽的六合帽。
主人的紫衣长衫，外面加了件正在流行的所谓马褂，其实是原来很少
人穿的褚子，型色与皮背心一样，只是不是皮制的。
张家全并不是对外面的情势一无所知。
他在太行山区数百里内狩猎，与那些土匪强盗、逃兵流民，避祸的浪
人、寻仇的武林高手，难免有所接触。
返家度年节，也与州城的人和旅客交往，多少也了解一些脉络。
可是，对那些远道的高人，就所知有限了。
不久之前，他曾经听慑魂仙姬谈及五行堡冯家。
那是北面平定州摩天岭的一座堡，万山丛中的一处严禁外人接近的绝
地。
堡主指断魂冯威，有名的江湖亦盗亦侠的巨擘，也不是绿林强盗。
总之，什么都不是，威震江湖名号响亮。天下大乱期间，他成了暴发
户，五行堡真的金银珍宝堆积如山。
据江湖传闻，这家伙是替八旗兵带路攻掠山西的汉好，得了不少好处。
另一个传闻，说他与军机处的飞龙队有密切的往来。
流寇蹂躏天下期间。满人的飞龙谍队入关秘密活动，就与五行堡的人
取得谅解订了密约云云。
飞龙谍队是对外的称呼，对内称“龙飞”，取龙飞九五的意思；满人在
入关之前，便已有龙飞九五的野心了。
张家全曾经到过摩天岭，但不曾见过冯堡主。看了这位冯堡主的像貌，
猜想一定是指断魂来了。

“不是咱们要等的人。”冯堡主含笑缓步而来，神情倒还友好：“两位老
哥大概早就发现冯某了，现在才打招呼，是不是有欠妥当？”

“呵呵！咱们是瞎子吃汤圆，心里有数。”那位寿眉入鬓的安老怪笑：“老
实说，从太原跟来的人，人同此心，见者有分，当仁不让。
山西的财富，两百多年来，几乎全集中在全境十七王府的库藏内，好
不容易来一次大搬运，不趁机捞一笔，才是天下一等一的大笨瓜。”

“所谓捷足先登。”留山羊胡的老人也怪笑：“呵呵！咱们中条二孤老如
果向你这位地主攀交情，那还有咱们的分？这小辈虽然不是你我要等的人，
但看他的装束⋯⋯”“是本地的猎户。”冯堡主接口。

“所以，一定可以知道一些消息。”安老说。
“对，很有用。”冯堡主点头同意。
黑衣女郎冷森森的凤目，有了些柔和的光芒流露，对冷然屹立的张家
全，显然甚有好感“人是老朽先看到的。”安老明显地自命是得主。

“真的呀？”冯堡主笑笑：“别忘了，冯某是地主，喧宾夺主，像话吗？”
“五行堡比老朽的中条山孤谷，近不了两百里。”
“够近了，安老。”
“哼！”
“不要哼，安老，你无法证明是你先看到的，这样吧，一同问消息，不
伤和气如何？”
中条二孤低声商量片刻，小有争孰。
“好吧！樊老哥也同意了。”安老最后说：“为了各方利益，先由老朽问



如何？”
“冯某尊重两位老哥的意见，请吧！”冯堡主大方地同意了。
反正双方都在扬，先问后问都是一样，双方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
中条二老满意地一笑，并肩向廿步外的张家全走去。
张家全仍然屹立如故，韶并未搭上弦，虎目冷然注视两个狞恶奸笑的
老人接近。
他不知道中条二孤老是何来路，也不知道中条山有这么一座孤谷。
“好雄壮的小伙子。”安老邪邪地笑：“呵呵！你是本地人？”
“不错。”他沉静地点头。
“是猎户？”
“不错。”
“贵姓呀？”
“姓张。”
“张，大姓嘛，呵呵！大名是⋯⋯”“家全，一家安全的意思。”他多说
了几旬，可能是有感而发：“可是，天灾人祸整整荼毒了二十年，家不但不
能全，甚且家亡国破，我的名字实在取得太奢望了，所以遭到鬼忌神妒，哀
哉！”

“小朋友，破家的不只你一个人。”
“我知道，万家哭，但我不怨天尤人。”
“好！有志气，你在这附近猎到了些什么？”
“今早才来的，没发现该猎的畜生。”他意有所指，畜生两字说得十分剌
耳。

“附近曾经有人走动，对不对？”
“不错。”他又懒得多说了。
“看到些什么人？”
“有男有女。”
“在何处？多少人？”
“那边。”他向后一指：“你们自己可以去找。”
“你不必打猎了。”安老掏出一锭碎银：“给你，带我们去找。”
“抱歉，我不是花子。”他断然拒绝。
“不要就算，但你一定要带我们去。”
“为何？”
“因为我们要你带。”安老偌大年纪，说话却霸道得很：“先别忙，可以
把那些人的长像、人数、或者特征先说来听听。”

“无可奉告。”
“什么？你拒绝说？”
“不错。”
“好小子，你活得不耐烦了，一定的。”安老几乎要跳起来。
“十几年来我活得好好地，一点也没不耐烦。老人家，你不要活得不耐
烦，不要惹我，你们走吧！”

“可恶！没有人敢在我绝孤安乾面前，用这种口吻向老夫说话。”安老真
冒火了。

“现在你碰上一个了。”
“该死！”



他在山中狩猎，十几年来过的是弱肉强食生活，本身就带有三分兽性，
几乎也将对他怀有恶意的人看成猛兽，那种面对威胁就会无情攻击的冲动，
随时都可能发作。
安老真不该引发他的兽性，尤其不该伸手扣他的手肘，更不该毫无顾
忌地直接徙正面冲上贴身。
一声弦响，他双手齐动，如何将箭搭上弓的？
连旁观的自力超人高手冯堡主也未看清。
“哎⋯⋯”安老的骛叫随弦声发出，伸出的手掌穿着一支韶，箭贯穿掌
心，锋尖距安老肩并不足三寸。
这是说，韶已穿透两尺以上。
近身发韶，势不可能，但事实俱在。
安老急退两步，快速地折断箭捍。
“樊老哥，毙⋯⋯毙了他⋯⋯”安老拔韶厉叫：“我⋯⋯我的右手⋯⋯”
樊老大吃一惊，立即超越上扑。
弓弓拉满，镞尖在阳光下闪闪生光。
“冲上来！”张家全沉声叫。
相距仅五六尺，樊老惊骇地止步。
箭的速度本来就快得自力无法看到，相距似乎伸手可及，矢尖正对着
胸口，任何人也无法避开这一箭，怎能冲上来？
冯堡主大感吃惊，七个人身形一闪，便到了三丈外，却不敢再接近抢
救，也无法抢救。

“樊老，退！”冯堡主沉着的嗓音传到：“这是三个力的弓，任何高明的
气功也抗拒不了近距离的攒射。这位小老弟动了杀机，小心。”
安老握住血淋淋的手，老眼中放射出怨毒无比的光芒。手掌被箭贯穿，
这痛楚真可以令人发疯，但老家伙居然忍受得了，连哼都没一声。
樊老脸色铁青，极不情愿地向后退。
“小老弟，出手伤人，你是不是太狠了？”冯堡主背着手，若无其事地
走近，说话和颜悦色：“这是不公平的，你知道吗？”

“你的指责，是真的吗？”张家全也和颜悦色反问。
“小老弟，你知道我所说不假。”
“那么，你就是一个不诚实的人，甚至是一个味着良心说话的人。”
“咦！你⋯⋯”冯堡主光火了。
“你明明知道那老家伙的手上有鬼，他那一抓存心要抓裂我的肩肘，我
射伤他的手，可说是最公平的事了。本来，我有权一箭射死他的。站住！你
靠得太近了。”

“你怕我接近？为何？”
“我不信任你。”
冯堡主在丈外止步，仍然背着手，眼中的异光一闪即没，笑容令人心
安。

“此时此地，你不信任我是人之常情。”冯堡主一点也不生气：“你以为
我是他们一路的？”

“你是吗？”
“你认为如何？”有身分的人，说话一定很技巧，不会直截了当肯定地
回答，冯堡主也不例外，因为他是有身分的人。



“不管你是不是他们一路的，最好不要惹我。”
“你很厉害。”
“不是厉不厉害的问题，而是你必须权衡值不值得的问题。我，一个没
见过世面的小猎户，双肩担一口，死了拉倒。而你呢？算了，到此为止。”
他向后退，拉满的弓开始松弛。
“小老弟且慢⋯⋯”冯堡主含笑举手相招。
这瞬间，突变已生。
一道肉眼难辨的淡芒，从冯堡主的手中逸出。
黑衣女郎身形急射，好快，但见黑色的淡淡人影迎面射来，廿步空间
一闪创至。
谁会料到一个含笑招手的人突出杀着？
张家全果然是没见过世面的人，怎知人心险恶？刚发现不对，迎面飞
来的淡芒已经及体淡芒体型小，对面看更细小，决不是肉眼所能及待发现的，
何况对方在神色上，看不出丝毫敌意，即使事先有所防备，也来不及了。
是细小的针形暗器，奇准地贯入右肩井。
黑衣女郎到了，飞扑而上。
啪一声响，大弓坠地。
一声怒吼，张家全的左手仓猝间吐出一掌。
“啪！”接住了黑衣女郎伸来的右手。
张家全只能用上三成劲，右半身似已废了，力道大打折扣，左手能发
三成劲已经不错了他闷哼一声，身躯急向后倒，感到整条左臂一阵麻。
奇怪的，令他气血涣散的怪劲，自女郎的手传入他的掌心，触电似的
立即传抵身躯，震力也像怒涛般涌到，把他震得向后急倒。
黑衣女郎仅身形一顿，随即飞跃而上，纤手疾伸，要下手擒人。
灰影自丛草中电射而出，不像是人，倒像是鬼魅幻形，一闪即至。
“哎呀⋯⋯”黑衣女郎惊呼，被一阵神奇的劲道震得向后飞退。
“什么人大朋⋯⋯”冯堡主怒吼，一跃而上。
灰影抓起了张家全，一闪便远出三四丈外，再一跃便进入密密麻麻的
树林，一闪即逝。
冯堡主的轻功十分惊人，但比起灰影来，却又像小巫见大巫，差了一
大截。
侍女急掠而至，扶住了摇摇欲倒的黑衣女郎。
“小姐，怎⋯⋯怎么了⋯⋯”侍女惊问。
“扶我行功引气。”黑衣女郎脸色泛育：“气机受到震撼，气血不⋯⋯不
顺⋯⋯”冯堡主悚然止步，不敢追入林中。
樊老随后纵到，也止步不迫。
“冯堡主，是⋯⋯什么人？”樊老心有余悸：“好快的身法，极像传说中
的流光遁影，老朽竟⋯⋯竟然来不及看清。”

“一个灰衫老人。”冯堡主的自力比樊老锐利得多：“鬼影功，可能是专
和江湖朋友捣蛋的鬼谷老人。他应该死在六七年前开封围城战役的，但这人
的轻功的确极像他的鬼影功。

“如果是这老鬼，咱们有麻烦了。”樊老打一冷战：“这老鬼天生的冷血，
下手不留情。快看看令嫒受伤的情形，或可看出这人的武功路数。”
黑衣女郎，是冯堡主的爱女冯秀秀，在江瑚阐荡了四五年，已经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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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依然小姑独处，仍在江湖耀武扬威，绰号叫黑牡丹。
当她穿起高贵的黑缎绣白云纹滚边衣裙待，高贵得像一朵牡丹花，但
由于黑白分明，并非吉服，所以也有人戏称之为丧门女霸。
冯秀秀的伤并不重，气血未能归流而已，这是受到强劲力道重击，对
方的内功深厚，所造成的最普通震伤，无法看出对方的武功路数，只要定下
心神，运气行功引气血归流便可恢复原状。
冯堡主要留下等候爱女行勿，樊老只好急急扶了绝孤安乾，匆匆离开
找地方裹伤。

“在四周戒备。”冯堡主向四长随与侍女小春下令：“任何人接近，杀无
赦！”

第二章

五天前，太原府城张灯结彩，全城军民喜气洋洋。
巡抚大人申朝纪，率领文武官员，欢送车队出城，场面十分感人。
车队是故明的藩王与及王府的眷口、辎重，其中包括王府的库藏。
山西已结束军管。
山西各地共有十七位藩王，全部集中在太原，受到新朝官吏的优待，
聚居在原来的晋王府。
年初接到摄政王的圣旨，着令山西巡抚将故明各藩王护送入京。
因安顿故明朱家子孙的府第皆已先后建妥，各地藩王必须进京就第，
由朝廷恩养，该封爵的封爵，该封官的封官，朝廷对故明的子孙是极为宽大
的。
改朝换代，满清人比汉人更讲人道，不迫究朱家子孙的既往，希望自
下在南方负隅顽抗的南明诸王，赶快投降共享富贵。
山西朱家的龙子龙孙甚多，有些已经战死，有些已经潜逃，有些投降，
有些披捉，自下仍有十七个王，八名管理。
预定分三批护送入京，这是第一批。
第一批是蒲州以南地区的藩王，其中包括渖王系的潞安王朱效镛、六
合王朱效銮、保定王朱效金（双贝首）、沁源王朱效否（金旁）、清源王失效
舀（金旁）、宁宣管理朱鼐会（金旁）。
代王系的有山阴王朱廷理、隰州管理朱廷羽（金旁）。
效字辈是渖王系的第八代，廷字辈是代王系的第七代，焘字辈是第八
代。
这是说，朱家皇朝在山西的子孙，祖先排辈二十代中，仅传至第七及
第八代，就天仑告终，两百余年的江山，拱手让与满清人。
护送至京，该走平定州出真定府。
但南走潞州的理由，是给山西以南的民众看，让这些故藩王经过他们
以往的藩地食邑，让百姓们知道大清皇朝对故明的王族是多么的宽大、多么
的够仁义，甚至让王族们，带走他们搜括两百多年的金银珍宝库藏。
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宜，让当地的百姓为历史作证。



护送的官兵，由山西镇守使，威武大将军所属的一位满州佐领、一位
蒙古佐领、一位汉军骁骑校，率领三百铁骑护送南行。
另有一队所谓游骑兵押队，这些游骑兵衣甲一点也不鲜明，简直就像
一队杂牌军，他们毫不起眼，像是打杂的军夫。
仅有少数人知道这些游骑兵的底细，当然山西巡抚申朝纪知道，威武
大将军西林觉罗鄂尔和达知道。
奇怪的是，民众并没有夹道欢送，表现得出乎意外的冷淡。
反而是满蒙人士，兴高采烈地列队欢呼相送。
大队车马出了城，竟然只有三二十个民众送行，一个个如丧考妣痛哭
流涕，表现出心怀故国的赤诚。
车马离开了五里亭，送行的人纷纷返驾。
西林觉罗鄂尔和达大将军的亲信，骁骑校纽钴禄舒林，偕同三名甲士，
赶上了车队，找到了游骑兵的领队伊尔根觉罗阿林，递过一只公文袋，相对
意会地一笑，策马驰返府城。
伊尔根觉罗．阿林，是一个满脸横肉，高颧骨深目稀胡的壮汉，所佩
的雁翎刀相当沉重，内行人听到这古怪的名字，一定心中打鼓。
伊尔根觉罗，是满州天璜八姓之一。
阿林，意思是山。
一个贵族，怎会干上这么一个窝囊的杂牌游骑兵？山，这位仁兄的外
表，真像一座又高又坚强的山，山是没有感情的。
足有廿八部双头马车，载了内眷和金银珍宝。
车马次日动身时，前后便陆续出现一些不明身分的旅客。
伊尔根觉罗阿林，一点也不在乎这些伪装旅客的人。
第五天，预定在沁州投宿。
沁州至潞安府仅有两日旅程，先锋游骑已经提前两天到达，潞州府将
出现盛大的欢迎故王返府场面。

※               ※                 ※
张家全瑟缩在草堆中发抖。
天杀的！肩井上那枚扁针，其实是一只可以戴在手指上的指环，弹力
极为强韧，扳直射入人体，虽说长度仅有三寸六，但那突然恢复环形的劲道
一收，把肌肉拼命扣拉，真会把人痛昏。
左臂也痛得烦人，似乎黑衣女郎那纤柔可爱的玉手，一定练了些什么
可怕的怪功，沾上了就受不了。
整条左臂内肌骨中，似有无数蛇行蚁走，要把肌骨穿洞、分裂⋯⋯老
天爷，这真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所能忍受得了的。
他忍受下来了，刻骨铭心的痛苦击不倒他。
救他的那位灰衣老人，乾瘦得好像饿了廿年的人乾，可能整个天下大
乱廿年期间，不曾吃过一顿饱饭。
老人坐在一株大树的横枝上，写意地咬嚼着手中的草梗，居高临下盯
着他怪笑。

“小子，我等着你求救，呵呵呵⋯⋯”老人笑得像刚下蛋得意的老母鸡。
“条件不合，我⋯⋯我宁可痛⋯⋯痛死。”他咬牙说：“决⋯⋯决不向你
求⋯⋯救。”

“老夫等着，呵呵！老夫是很有耐心的，小子，痛的是你。”



“我⋯⋯我受得了。”
“你会痛死的。”
“不会，你脱掉我的衣服就⋯⋯就知道了。”
老人颇感兴趣的跳下树，解开他的上衣察看。
“老天爷！”老人摇头：“你浑身都是可怕的伤疤。好小子，你是怎么啦？
你怎么还活着？”

“你⋯⋯你赤手空拳搏⋯⋯搏斗过七⋯⋯七头金钱大豹吗？豹是不⋯⋯
不成群的，成⋯⋯⋯
成群一⋯⋯一定有⋯⋯有祸事。”
“没有。”
“你⋯⋯你能凭⋯⋯凭一把刀，一⋯⋯一举搏⋯⋯搏杀七⋯⋯七士茗
悍⋯⋯悍贼吗？”

“没有，你？”
“不错，那⋯⋯那时，我⋯⋯我十三岁。l“老天爷！”
“我徙不叫⋯⋯叫天。”
“我服了你。”老人让步了：“这样好了，你负责替我把人背出来，不要
你掩护。”

“一句话，必须在潞州以南动手，其他免谈。”他说得坚定有力，咬字不
再发抖。说完，又开始抖索了。”

“你小子⋯⋯”“我是沁州人，我⋯⋯我有家有⋯⋯有业，我⋯⋯”“别
说了。”老人烦躁地说：“在潞州以南动手，那一带的人同样会遭殃。”

“我管不了那⋯⋯那么多，我⋯⋯我承认我⋯⋯我自私，我⋯⋯我不希
望再⋯⋯再次破家，我⋯⋯我对沁州的父老有⋯⋯有感情。”

“好吧！依你，弥州以南。”
“依你，潞州以南。”他再次强忍痛苦，吐字稳定：“请⋯⋯请帮助我。”
老人笑了，一掌把他拍昏，伸手指硬把那枚扁针扳直、拔出，在百宝
囊中抓把药散塞住创口。
片刻，他的身躯开始放松，抽紧的肌肉逐渐松弛。
老人把他弄醒，扶他坐好。
“你一定练了内功。”老人说。
“六岁基。”他信心十足地说。
“玄门？佛门？正宗内功？”
“两仪相成大真力。”
“咦？不骗人？”老人显然吃了一惊。
“小可没有骗老伯的必要。”
“令尊是⋯⋯”“家父昆山公。”
“四海潜龙？”老人更吃惊了。
“不知道。”
“什么？不知道你爹的绰号？”
“家父从来没说⋯⋯”他将成长的经过概略地说了。
“难怪，你连一个只能名列武林二流高手的五行堡主也对付不了。”老人
恍然：“你从来没和这些无耻阴毒的混蛋打过交道，不知道这些家伙所玩弄
的阴谋诡计是如何可怕。”

“含笑举手谋杀，这些天杀的贱种，咛！他咬牙切齿：“一次经验一次乖，



下次，哼“那女的是他的女儿，黑牡丹冯秀秀，似乎心更黑，更会含笑杀人。”
“我记住了。”
“她用阴煞潜能暗算你。”
“原来如此，我可以驱出阴煞潜能。”
“你能么？”老人一怔：“你的火候⋯⋯”“我相信我能。”他语气坚定无
比。

“好，我助你一臂之力。”
“谢谢，请问老伯贵姓大名。”
“鬼谷老人公冶方。”老人说：“老了，快进棺材了。活着，是很痛苦的
事，脑袋后面没留猪尾巴，不知那一天会被人砍掉去领赏？跟我办事，你得
留些神，我把流光遁影与缩骨术两门绝学传给你，免得带进坟墓。”

“我的务影换形轻功够用了。”
“还不够，小子。”鬼谷老人正色说：“相辅相成，你一定可以练至飞腾
变化境界。
来，我助你行勿。”

※               ※                 ※
扁针所造成的创口不大，而张家全却是一个铁打铜浇的人，加以鬼谷
老人的金创药极具神玖，暂时把右膀用中吊起，活动待仅感到些少不方便而
已。
要在潞州以南动手，必须把准备在此动手的人赶跑才行，时辰不多，
一老一小立即展开行动。
张家全将所见过的人，一一向鬼谷老人说出。
“那是山阴王朱廷理的妻妹，叫杨芷姑。”鬼谷老人说：“杨家是蒲州的
望族，杨芷妨的姐姐做了王妃，十分风光。
尤其是朱廷理在小时候就改封为长孙，成为代王府的第一继承人，她
更是得意。看来，杨芷妨请人来救她姐姐，是不会成功的。”

“为何？”
“她姐姐不会跟她走的。因为京师的东华门外，山阴王恩养的府第已经
整理完竣。每一位王爷都曾经派人上京，看过新朝替他们准备的府第，认为
日后富贵未可限量，新朝仍可大展鸿图，她怎肯从此随妹妹亡命？”

“老伯，那你要救的人，是否肯随你离开呢？”他忍不住发问。
“会的。”
“老伯能这么肯定？”
“我十分了解这个人。”
“但愿如此。”他仍然抱有怀疑态度。
老实说，他对这些颜事敌的朱家皇朝子孙，不仅是厌恶，而且近乎憎
恨。
满人大学南下期间，各地的龙子龙孙们，真正抱着与江山共存亡决心
起而奋战的人，真数不出几个，投降的却多。
两人立即准备动身，争取待效。
张家全丢掉箭袋，没有弓要箭何用？
他佩的狭锋猎刀品质不差，背厚沿薄，发出晶亮的光华，可知平时磨
得狠勤。靴统内，还暗藏了一把尺二长的匕首。
护腰有飞刀插带，共有十二把使用不太容易的回风柳叶刀，是他用来



射击猛兽双目的利器。
猛兽的皮最有价值，击瞎双月一定可以获得完整的兽皮，非万不得已，
他不用刀格斗猛兽，击双目再赤手空拳相搏。从没失手过。
两人向北走，穿林入伏悄然潜行。
“既然戒严了，可知护送人员已经知道有警。”鬼谷老人一面走一面分析：
“如果在这一带动手，九死一生。喂，你小子坚持不在这段路上动手是对的。”

“我猜，来这里计划劫夺的人中，一定有官方的奸细混入。”他说＋．“所
以老伯的意图，千万不要露丝毫口风。”

“对，小子，藉口呢？”
“现成的。”
“怎么现成？”
“冯堡主。”
“报一针一击之仇？呵呵！好小子，真想不到，你还会用心机呢。”
“不用心玑，早就死掉啦，老伯。”
“对，生逢乱世，真该用心机。唔！你看，那是谁？”鬼谷老人立即闪
在一株大树下。
前面百十步，矮林中有四个青衣人排枝而行。
“我不认识任何人。”他伏在另一株大树下：“连五行堡主也闻名而从未
谋面，相见不相识。”

“那是霍山的盗魁四狼，年初披官兵剿没，这四个家伙逃掉了，恶性不
改，定然是意图抢劫王库宝藏而来。”鬼谷老人感慨地叹息：“说来惭愧，也
是咱们汉人的耻辱。两百多年来，边阙年年有警，与蒙古人在边疆作生死斗，
天天鱿心蒙人南下牧马。而现在，满人不费吹灰之力便把蒙人征服了。
边墙边关已成了废物，今后太原以北可能永远不会有烽烟兵祸了。你
说，咱们汉人真的这么差劲无用吗？”

“这不叫差劲无用，叫老大，叫物腐。”他信口说：“然后衍生了自私、
贪鄙、懒惰、怯懦，然后⋯⋯”“不要再然后了。”鬼谷老人苦笑：“猓后是
头顶留辫（元人发式），然后是后脑留猪尾巴，然后⋯⋯就然后个没完没了
啦，怎样？”

“怎么怎样？”
“动手驱逐呀！”
“等一等。”他沉着地说。
“等什么？”
“等那两个人亲身。”他用大姆指向左后方一指。
“那儿有两个人？”鬼谷老人意似不信：“多远？”
“十步以外，廿步以内，两个。”
“真的？你是不是把鬼当成人了？”鬼谷老人用目光向左后方的树林草
丛搜索：“我看，鬼都没有半个。”

“公冶老怕，在城市里，你老人家也许是最了不起的人。在郊区山野里，
我却是最了不起的。我告诉你，在廿步之内，我可以分辨潜行的兔子是雌是
雄。”

“鬼话！”鬼谷老人笑骂⋯⋯“你真会说笑话。”
“两个人，一男一女。”他笑笑：“并伏在一起，正在附耳说悄悄话，目
标可能是四狼；他们还不曾发现我们，我们最好静观其变。”



“唷！你好像说得像真的一样呢。”鬼谷老人仍然不相信后面有人潜伏。
“半点不假，敢打赌吗？”
两人也是附耳悄悄说话，语音绝对不可能传出三步外。
所以鬼谷老人认为他说笑话，假使左后方廿步外真有一男一女潜伏的
话，也决不可能听到他们耳语。

“也许我真的老了，耳朵不中用了，不和你这种野人赌。”鬼谷老人微笑
拒绝：“好家伙，过来了。”
霍山四狼似乎也在步步提防意外，避避闪闪穿越矮林，进入左前方的
树丛，不易看清确切的身影了。
四狼身材粗壮，所佩的单刀外形有点像雁翎刀，但刀尖单面开锋，雁
翎刀则锋开双面。
老大走在前面，左颊有一条刀疤，极易分辨，深陷的双目真像饿狼的
眼睛，绰号就叫饿狼。
入林六七步，这位饿狼咦了一声。
十步外，大树下并肩站着一男一女，身材高挑，育色劲装剑系在背。
男的有如玉树临风，女的刚健婀娜，美艳中透露出慑人的英风豪气。

“弟兄们，真碰上人了。”饿狼兴奋地高叫。
青衣美女郎格格娇笑，笑容美极了。
“哥，这几个浑球以为见了鬼。”女郎向男的说，原来是兄妹俩：“说的
也不是人话，难道我们不像人？”

“所以他说碰上人了，并没说错呀！”男的也笑吟吟一国和气：“的确没
把我们当成鬼“不要大家在嘴皮子上损人。”饿狼居然没现出狼像，怪和气
的：“喂，两位，是那条线上的？”

“要盘道吗？”青衣女郎撇撇嘴：“没有必要，咱们兄妹也不在乎你们的
来历。”

“好，你这位姑娘还真有点光棍味。”饿狼的嗓门也流露出豪气和江湖味：
“在这一带出现的人，必定与路上的红货有关。”

“车上的？”男的肩手向官道方向一指。
“对，咱们是否有志一同？”
“对，有志一同。”
“那边。”饿狼信手向山那边一指：“有好几拨人，他娘的七弄八搞便凑
成联盟，咱们霍山四狼便显得势孤力单了。喂！两位有与趣联手吗？”

“联手？”女的笑笑：“咱们兄妹能分得多少？三分一？二一添作五？”
“见鬼啦？啦啦啦啦⋯⋯”饿狼狂笑：“小姑娘，看你长得那么标锣，大
家风华，怎么说话这么小家子气？”

“我又怎么啦？”青衣女郎不悦地问。
“你说能分得多少。我告诉你，任何一部大车中，都有四只藏珍箱，随
便你拿，能拿多少算多少，没有人分你的。
问题是，你能携带得多少，而又跑得快。跑得快不能靠坐骑，咱们这
些人的骑术，决难胜得了满清人，所以必须往丛山峻岭里跑，你能带得了多
少？”

“两位，藏珍箱带不动的。”老二恶狼接口：“太大太重，那里面有朱家
那些混蛋王爷，两百多年搜刮得来的山西金银财宝，必须打开拣值钱财带走，
抓一把足够好好活半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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